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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王秋兵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在讨论土壤样本。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查金辉摄

6月24日，北京，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会上，2023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由王秋兵为第三完成人的“中国土系志与高精度土壤信息网格构建及应用”项目，荣

获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王秋兵，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85年从沈阳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并留校执教以

来，他的工作轨迹就没有离开过土壤研究。挖土、采样、分析……日复一日，为了大地的丰收，去破解土壤身份的“密

码”，去讲好大地的故事，40余年，王秋兵乐此不疲。

40年只为寻找大地的密码
——土壤专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王秋兵的故事

本报记者 胡海林

王秋兵这辈子有两件最让他快乐的事，
一件是挖土，一件是带着他的学生们挖土，
这两件事，他一干就是40年。

“不像动物、植物可以分开个体、属性，
土壤是连续体，没有明确的个体，各地土壤
千差万别，而且埋在地表以下。你只有把它
挖开，才能掌握它的形成环境、剖面形态特
征与理化性状等信息，为科学实施农业生
产、生态建设、水土治理、土地开发等提供技
术支撑。”王秋兵说。于是，他“挖土”的脚步
遍布全国各地，从大兴安岭的森林到西沙群
岛的海岛，从东部广阔的平原农田到“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乐在其中，不知疲倦。

又一年暑假到来，这也是王秋兵教授最忙
的季节。

7月初，刚结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
野外调查返回沈阳，短暂的休整时间也被工作
填得满满当当：分析带回的土样，检查学生的
实验项目进展，完善接下来的调查方案。东
北地区的土样采集适宜时间是5月至11月，平
常还有繁忙的教学任务，采样时间多安排在节
假日，他也因此近40年几乎没休过暑假。

寻找一个“故事”

选择学农和土壤专业，缘自幼年的“饥饿
记忆”。

王秋兵出生于河北邢台太行山区农村，
山高坡陡，土层浅薄，十年九旱，粮食产量低
而不稳，彼时十里八乡多数人家吃不饱饭，他
在饥饿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978年，恢复
高考的第二年，他报考了河北农业大学土壤
农化专业。在他看来，研究好土壤提高粮食
产量，进而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是非常重要
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展了第二次全
国土壤普查。1981年，大学在读的王秋兵与
同学一起，参与“土壤调查与制图”这门课程
实习，在河北省易县农村开展了土壤调查，4
人小组完成了两个村的土壤剖面调查任务。
这次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理论和实践知
识，也坚定了他“深耕”土壤学的信心。

土壤学是门小众专业，1982 年大学毕业
后，王秋兵选择继续深造，但全国只有3所学
校招收他所热爱的土壤地理学：一个是北京
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是浙江大
学，还有一个就是沈阳农学院（现沈阳农业大
学）。他说：“综合考虑，沈阳农大土壤学专业
较强，而且自己也比较适应北方气候，就这样
来到了沈阳。”

参加工作后，频繁的野外采样调研，成为
王秋兵工作的一部分。他告诫自己的学生：

“大自然永远没有错误，错误的只在于我们没
能真正理解它，没有把它的故事讲好。我们
要做的就是持续采集分析样品，研判土壤的
内在发生机制，分析其利用的潜在优势和障
碍因素，明确土壤在分类系统中的归属，找到
它的‘身份密码’。”

在王秋兵看来，土壤有着极其复杂的演
进过程，通过土壤反映过去发生的变化也是
极有意义的事情，很多东西钻研越深兴趣就
会越浓。比如，沈阳周边就有大面积红色土
壤分布，这是现在南方的气候条件才能形成
的土壤，说明沈阳历史上经历过亚热带气候，
也曾经是很湿热的地方。

有一年，在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青椅山
镇野外调查时，王秋兵发现当地很大一片地
势平坦的土地，土层较厚，地表却只长灌木而
没有种庄稼，大家疑惑不已。团队挖开近两
米深的土坑，从剖面发现该土壤是由黄土母
质发育而来，地下水位较深，但土壤形态具有
明显的水成特征，土层呈深黄色。通过对周
围地理环境的深入考察，结合历史上当地火
山活动、土壤形态特征，以及土壤理化性状，
王秋兵对这片特殊土壤的成因进行了推演，
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同。

“当地遭遇过火山活动，熔岩将河道堵塞
形成堰塞湖，先期沉积的黄土便被淹在水下，
处于还原环境。经过若干年后堰塞湖大坝被
毁坏，湖内水体被排干，土壤又露出地表恢复
为氧化环境，但在淹水期形成还原特征便留
在土体之中。正是因为土壤具有这种特殊的

‘记忆’功能，才使得人们能够根据土壤的形
态特征和性状追溯历史故事和环境演变。”王
秋兵说。

通过土壤剖面，可以了解每层土壤质地、
结构、紧实度等土壤性态的变化，就可观察土
壤新生体，因此挖掘剖面本身就是研究土壤
的过程。每次挖土，就如同一次“考古”。

“别小看挖坑，既是体力活也是细致活，
首先要选择朝阳方向，挖出宽1.5米、垂直1.2
米至1.5米的深度，剖面先整理出‘平面’，而
后把1/3剖面用小刀挑出‘毛面’，方便与‘平
面’有直观对比。”王秋兵感慨，现在学土壤学
的孩子无论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大都没干过
重体力活，不会用锹也不会用腰劲儿，挖坑入

门课也成了一次不小的挑战。事实上，每每
遇到这样的情况，身为导师的王秋兵都要亲
身示范，一边挖坑一边讲解要领。

野外调查的艰辛，往往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王秋兵的学生、沈阳农大副教授孙仲秀回

忆，有一年夏天，跟随王老师在大兴安岭开展
近一个月的野外调查，“住的是山林里一辆废弃
的客车，白天只能吃香肠、面包，晚上在营地才
能煮米饭。山林里的蚊子特别狠，即便是牛仔
裤也能叮透，所有袖口只能用胶带缠牢。每个
坑四五十公斤的土样，要背几小时才能下
山。我们年轻人都觉得不轻松，但老师身上
看不到一点疲惫，反而是越到野外越兴奋。”

“回家时，他从来不会说野外有多难，更
多的是分享各种趣事或者新发现，还有就是
哪个学生有什么样的进步。科学研究一定得
需要付出，因为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科研工作
者，我能理解这份坚持里一定是他的热爱所
在，快乐所在。”王秋兵的妻子佟玲如此评价。

建立一套标准

土壤分类是土壤科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
内容，也是其他学科利用土壤学研究成果的

“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幅员辽阔，
不同地区土壤类型和差别迥异，给调查并确
认其“身份”带来了较大困扰。因而，制定统
一规范的标准是土壤调查与分类的关键，也
极其必要。

中国人的农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万年
前，但对土壤的系统研究并形成学科则起步
很晚，直至上世纪30年代才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土壤调查，即引进了当时的美国土壤
分类（马伯特分类）。后来，我国的土壤分类
学体系较长时间在国际上两个流派中左右
摇摆。

王秋兵回忆，1985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南
京土壤研究所龚子同的领导下开始了中国土
壤系统分类研究，经过几次修改后，于2001年
建立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高级分类单元
（从土纲到亚类）划分标准，土壤高级分类单
元概括性较强，主要为国家或区域土壤利用
宏观决策服务。然而土壤基层分类单元（土
族和土系）土壤信息详细完整，主要服务对象
是县级以下基层单位、农户、企事业单位进行
农业生产、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由于
缺乏土壤基层分类研究，此时尚缺乏土族、土
系的划分标准，使土壤学研究成果难以在生
产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

时间来到2009年，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
土系志》编制研究工作全面启动，由中国科学
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张甘霖研究员牵头，组织
全国20所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土壤分类专
家，在2009年至2013年间和2014年至2018年
间分两期开展了“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
志》编制”和“我国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
（中西部卷）》编制”。

第一期以东部地区16个省（市）的土系调
查工作，拉开此次全国性基础调查的序幕。
作为一期东部地区土系调查与《中国土系志》
编制东北片区负责人，王秋兵说：“第一批的

《中国土系志》出版得比较晚，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当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从2009年至
2012年的4年里，在项目主持人张甘霖的带领
下，我们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经过全国多地实
地考察、讨论和修改，最终出版了《野外土壤
描述与采样手册》，确定了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土族和土系划分标准。”

2013年，《土壤学报》刊发了张甘霖、王秋
兵等人撰写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土族和土

系划分标准》一文。这个标准的问世，标志着
一个完整的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体系的建立，
为后续各省份撰写《中国土系志》提供了理论
依据，也为制定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的相关
技术规范提供了支撑。

二期土系调查启动后，王秋兵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土系调查的负责人，又带队踏上了
新的征程。从内蒙古东部到西部地区，地域
跨度特别大，土壤差异也非常明显，为团队提
供了丰富的调查场景。

“每个剖面从挖坑到整饰平均要花3个小
时，记得在阿拉善采样时，地表温度达到60多
摄氏度，把人都能烤蔫。王老师给大伙打气，
为国家做好基础性调查工作责任重大，吃点
苦不算啥，而且还可以掌握很多难得的一手
资料。这招还真挺管用！”孙仲秀说。

辽宁、内蒙古两省区的土系调查研究整
整持续了13年时间，王秋兵团队累计行程逾6
万公里，共调查了典型土壤剖面近500个，采
集了土壤和母岩样品1400余个，拍摄景观、剖
面、新生体等照片数码储量高达150G。通过
野外调查和室内分析，全面掌握了样本每个
单个土体的土壤形成环境、剖面形态特征与
理化性状等信息。

最终，王秋兵团队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
《中国土系志·辽宁卷》和《中国土系志·内蒙
古卷》，共计151.7万余字，划分了252个土族，
确立了361个土系，并按照中国土壤系统分类
数据库建设规范建立了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土系数据库。

为了让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
土样的采集、实验室分析到各类数据的校订，
王秋兵都一丝不苟地全流程参与。实验室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是磨土、筛土这样简
单的活儿，王老师也要督促学生细致工作，防
止土样损耗。”

在研究成果《中国土系志·辽宁卷》和《中
国土系志·内蒙古卷》付印前，王秋兵带领团

队一同经历了6遍审校修订。最后一次，他把
团队成员集中到自己家中，用投影仪将文稿
一页一页投影至白墙，大家一起逐字、逐句、
逐数进行审核。

“那段时间，大家经常从早忙到晚，累了
就在沙发上小憩，中间由我和师母做饭搞保
障。因为大家都清楚，作为国家级基础性项
目，质量容不得闪失。”团队成员之一、沈阳
农大教授孙福军坦言，多年师从王秋兵老
师，其严谨的工作态度早就潜移默化影响了
自己。

带出一支队伍

学生时代，王秋兵师从著名土壤学家陈
恩凤和唐耀先，老一辈科学家严谨治学的科
学态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治学上，王老师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
格。执教30多年，他带出了150多名硕士、博
士研究生，这期间因学习没被‘训’哭的学生
是个位数，但大家都服他：一是他没有私心；
二是他的学术地位这么高，却一点儿架子也
没有，仍旧坚持在一线搞科研，甚至连挖坑取
土的活儿，他还和年轻人一样干。王老师的
心思全用在了科研和培养学生上。”孙福军谈
及恩师心生敬佩，并笑言，自己是因“眼泪窝
子深”而没哭的几个人之一。

课堂上，王秋兵习惯跳出教材，拿自己调
查采集的一手资料作为讲义，向学生们传授
有关土壤的各类知识、演进过程、历史影响
等，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叙述，让枯燥的土
壤学变得生动有趣。在沈阳农大研究生会
开展的首届“我最喜爱的导师评选”中，他高
票上榜。

上世纪90年代，受多重因素影响，土壤农
化在全国高校很少得到重视，土壤学研究进
入了一个低谷期。1993年，年仅31岁的王秋
兵开始担任沈阳农大土壤农化系（现土地与
环境学院）副主任，4年后出任院长。“当时没
有研究任务，还要承担一些创收任务，教师
们情绪非常低落，但缘于对土壤学的执着热
爱，大家坚持基础研究不放松，积极寻求与
国内外研究机构、高校、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合
作，互相搀扶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忆及当
年，王秋兵心情激动。

即使是困难重重，在王秋兵的主持下，沈
阳农大在土壤农化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土地
资源管理、环境工程等专业，并于2003年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在农业资源与环境一级学
科下自主增设了土地资源与信息技术、农业
环境与生态、水资源与农业节水等二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专业的增加、规模的扩大，
让广大教师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学术
空间，专心致志搞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氛
围又回到了大家身边。

最近十多年来，沈阳农大共有19名团队
教师和 77 名研究生参与了我国土系调查和

《中国土系志》编制两期重点研究项目。除完
成两部专著外，团队教师还基于土系调查及
其相关成果成功申报了13项国家相关项目，
发表高水平论文300余篇。通过这些项目培
养出精干的土壤调查队伍，在国内享有较高
声誉，其中有4人被聘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
国家级专家，有十余人被聘为第三次全国土
壤普查省级专家。

“我的不少学生仍在从事与土壤调查相
关的工作，谷洪玉、蒋卓东等参与了第二次青
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孙福军是全国第三次
土壤普查辽宁区外业调查专家组负责人，孙
仲秀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课题主持
人。”指着两部研究专著参编人员的名字，王
秋兵骄傲地介绍着自己的学生。

虽然辽蒙两省区土系调查及中国土系两
省区卷的编撰工作已圆满完成，但闲不住的
王秋兵又开始了新的行程，其主持的科技部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课题“辽河平原温性
农田土壤资源与健康状况调查”已进行两年，
将于两年后结题，还有大量的资料整理、汇
总、分析工作。作为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顶
层设计组成员、外业技术专家组副组长，王秋
兵还要不时研讨相关技术规范，并赴各地指
导外业调查工作。

7月的一天，沈阳郊外，沈阳农大研究生
李嘉奇和王涵正挥锹挖坑，这是他们的一堂
野外土样调查的实践课。近3个小时，约1.5
米深的土壤剖面显露出来，他们的导师孙仲
秀跳进坑中，时而修整剖面时而整理坑沿，并
向他们讲解着技术规范。为了拍下垂直剖面
图，他甚至匍匐在地选择最佳角度，身上很快
就沾满了泥土。

看着忙碌的师生几人，站在坑上的王秋
兵露出慈爱的笑容。年届花甲行将要退休的
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以扎实的功底走得更
远、飞得更高。此时，阳光穿过云朵洒下金
色，并将一群人的剪影投在地上，欢快跳跃
着，像极了生生不息的火苗。

在野外采样时，王秋兵教授边操作边给学生们讲解。 王秋兵教授对采自全国各地的土壤剖面样本总是如数家珍。


